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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社会中的重大环境热点问题研究推动了保护生物学的发展。学科融合使得保护生物学正在发展成为保

护科学(Conservation Science)。保护生物学需要广泛参与, 然而, 根据Google Search Volume, 中国互联网用户对保

护生物学与生物多样性概念的兴趣不高。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主要部分在发展中国家, 研究发现主要保护生物学项

目或最活跃的研究工作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然而科技投入不足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学论文的产出。到目前

为止, 中国作者(含在华工作的外国作者)在ISI Web of Knowledge数据库中保护生物学主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

少, 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占全球的比例不相称。保护生物学研究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1)保护生物学研究因过分强

调价值与实用而受到了批评; (2)保护生物学缺少机理探讨、缺少实验、缺少对比研究, 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

系; (3)保护生物学是一门涉及空间尺度的学科, 不同局部、不同空间尺度的保护生物学问题往往缺乏可比性; (4)
许多保护生物学数据没有正式发表, 这些“灰色文献”限制了保护生物学的发展; (5)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国际法和国

内法的制定和实施为保护生物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提出如下对策: (1)明确保护生物学的价值取向; (2)建立保

护生物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3)重视和探讨保护生物学的空间尺度问题; (4)充分收集利用“灰色”数据和文献, 建
立与发表在同行评议科学刊物上的文献库相对应的初级生物多样性网络数据库, 促进保护生物学的荟萃分析和大研

究; (5)积极围绕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国际法开展相关研究。保护生物学这一门大科学的完善离不开各国保护生物学的

深入研究, 部分中国学术期刊用英文发稿, 是中国保护生物学工作者研究汇入世界主流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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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hot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modern society stimulates the growth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A new trend is that traditional social sciences are merging with Conservation Biology, which marks 
the birth of the Conservation Science. Conservation Biology has a mission that needs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however, Internet users in China showed little interests in the concepts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and biodiver-
sity according to the Google Search.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major share of world biodiversity and many 
key conservation biology projects are also carried ou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well; however scientific ex-
pending restricted the output of pap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p to now, Chinese authors (including those 
foreign authors who work in China for international NGOs) so far only published less than 150 papers in 
major conservation journals indexed in ISI Web of Knowledge; such a proportion is not matched with the 
share of the China’s biodiversity in the world. Conservation Biology confront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1) 
people criticized that Conservation Biology researches overemphasized monetary value; (2) Conservation 
Biology is confronted with the pitfalls such as: lack of exploration in underlying mechanism, too few or no 
field experiment, no control experiment in field; consequently the theoretic frame of the science branch is not 
yet sound; (3) Conservation Biology is a science that involves spatial scale; (4) a great deal of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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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y data has not been published; the “grey” literature and “grey” information hindered the further de-
velopment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and (5) Biodiversity related international laws are new research domains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We recommen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to counter the challenges: (1) to stud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2) to establish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oretic frame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3) to explore the spatial problems in Conservation Biology; (4) to collect, to store, to 
analyze and to share information, especially those “grey” information existing in informal publication,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and the information not yet accessible to public, and to establish raw biodiver-
sity database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the database of peer-reviewed journals; thus to facilitate meta-analyses 
and meta research in Conservation Biology; and (5) to conduct actively researches for biodiversity related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aws. Formation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as a meta-science needs the dedication 
from researches from all countries. To push some Chinese scientific journals to use English as a media is a 
main way for the Conservation Biology research in China to merge into the main stream of world.      
Key words: Internet, globalization, Conservation Science, grey literature, grey information 

 
保护生物学是研究如何保护生物物种及其生

存环境, 从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科学(蒋志刚和马

克平, 1997)。其目标是评估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 , 提出防止物种绝灭的具体措施 (Soulé, 1986; 
Wilson, 1992)。目前, 地球上的生物物种正面临一场

空前的生存危机, 因而, Soulé(1986)将保护生物学

称为“危机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 保护生物学

已经成长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综合性学科。然而, 关
于保护生物学的定义和使命一直是一个受到关注

的热点问题(Meffe, 1998, 2001, 2006; Meine et al., 
2006; Lawler et al., 2006)。本文将探讨保护生物学

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1  现状 

 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重大环境问题的出现带动

了保护生物学的发展。例如物种灭绝、全球变化、

物种入侵、人兽共患疾病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等。

现代物种濒危大格局、全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功能, 以及类群分布格

局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等是保护生物学关注的

问题(Wilson et al., 2006)。保护生物学离不开实践

(Sutherland, 2002), 有时保护实践比获得数据更重

要(Getz et al., 1999; Jaramillo-Legorreta et al., 2007),
需要广泛参与(Child, 2002; Merenlender et al., 2004, 
Danielsen et al., 2009)。 
1.1  学科知名度 

1991年,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第2
次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biological diversity”(生物多

样性)一词第一次进入大众传媒, 成为一个新闻热

点。后来逐步演化为“bio-diversity”, 进而到目前普

遍使用的“biodiversity”, 表明了生物多样性概念的

成熟。 
近20年来, “biodiversity”一词一直是西方大众

关注的词汇。尽管也有人指出人们其实并不在乎生

物多样性(Pearce, 2007)。Norse和Carlton(2003)和 
Guadarrama-Maillot(2008)发现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

关注在下降。截止到2008年7月, 中国互联网用户已

达到2.52亿人, 与2004年相比翻了一番(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 , 2008)。然而 , 根据Google search 
volume, 尽管同期引用 “生物多样性”一词的网络

新闻稿数量有所上升, 但中国互联网用户对“生物

多样性”一词的关注度却在下降。同期在互联网上, 
英文“biodiversity”的搜索量虽然有所下降, 但仍远

远高于中文“生物多样性”的搜索频次(图1)。人们似

乎对保护生物学的兴趣也不大, “Conservation Bi-
ology”一词在Google上的被搜索频次远远低于

“biodiversity”。于是, 笔者以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兴

趣作为基线, 比较了公众在Google上对传统生物学

科、新兴学科及概念、热点生物类群以及热点环境

问题的搜索频次。国内公众对一些传统学科如植物

学的兴趣与生物多样性相当, 对动物学的兴趣略

高, 而对进化的兴趣更高。公众对“分子生物学”、

“克隆”、“PCR” 等名词以及一些热点保护动植物

如 “大熊猫”、“华南虎”、“兰花”的网络搜索频次远

远高于“生物多样性”, 反映了国内网络热点的变

化。 
Kaplan和Kaplan(2008)指出人的基本需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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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近5年来，以“生物多样性”一词的Google相对搜索频次表示的公众关注度的变化。上图为Google相对搜索频次, 下图

为网络新闻稿引用频次。上图中蓝色线为英文“Biodiversity” 一词的Google相对搜索频次, 红色线条为中文“生物多样性”

一词的Google相对搜索频次。而“保护生物学”无可用数据。 
Fig. 1.  Public interest in the Chinese term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Google search volume. The 
figure above is the Google search volume; the figure at bottom is citation frequency of web news. The blue line is the Google search 
volume for “Biodiversity”, the red line is the Google Search Volume for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Please note the low search 
volumes during Christmas season for “biodiversity” in the world while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season for Chinese term “生物多

样性(biodiversity)” in China. However, there was no data for Chinese term“保护生物学 (Conservation Biology)”. 
  

 
是对信息的关注和依赖, 包括贮存、交换、隐藏信

息, 依靠信息行动。在全球化的信息社会中, 人们

被信息所包围。尽管人们离不开信息, 但是却不喜

欢过多的信息; 有关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其

他环境问题的信息太多, 而且多是理论性的信息, 
普通民众不易理解, 大脑会迅速地过滤掉这些信

息。 
1.2  谁在从事保护生物学研究？ 

保护生物学作为一个正在成熟的学科, 其多学

科特征、地理特征以及全球通讯的发展和信息交换

的便利促进了研究群体的多元化和广泛合作。 
研究人员的地理分布、学科背景影响一个学科

的发展。然而, 要进行一项全球性的保护生物学研

究人员调查是比较困难的。于是, Fazey等(2005)调
查了在Conservation Biology, Biological Conserva-
tion以及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等3种国际保

护生物学领域主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作者后发现: 
尽管发展中国家拥有地球上最多的生物多样性 , 
Biological Conservation以及Biodiversity and Con-
servation中28%的论文的研究工作是在发展中国家

进行的, 但是上述刊物中只有15%的论文的第一作

者来自发展中国家。尽管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论文

80%都有至少一位本国作者, 但是其中第一作者只

占47%。他们还发现低收入国家作者发表的论文多

是应用取向的。在发展中国家, 有关保护生物学研

究多是发达国家机构资助的, 这些论文的第一作者

也来自那些发达国家。Fazey等(2005)还比较了各国

的论文产出, 他们指出, 决定发展中国家论文产出

的主要因素是科技的投入。 
Fazey等 (2005)选择了 2001年在Conservation 

Biology,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以及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上发表的547篇论文, 抽样调查这

些刊物发表的研究内容。他们发现这些论文多是涉

及脊椎动物和森林的研究, 且多涉及单一物种或几

个物种的研究, 很少涉及群落和生态系统以及原始

植被的研究。此外, 这些论文中只有20%是关于保

护政策的, 37%的论文是关于保护管理的；研究有意

引入外来物种的论文也较少(4%), 研究自然植被丧

失的论文仅有2%。尽管人们强调保护生物学是跨学

科、折衷的(eclectic)、综合的学科, 但是, Fazey等发

现只有13%的论文是真正跨学科的研究。他们还发

现89%的论文涉及量化研究, 63%的论文使用了统



110 生 物 多 样 性  Biodiversity Science 第 17 卷 

计检验方法。 
各国对保护生物学的研究投入以及保护生物

学研究力量的分布是不均衡的。Harrison(2006)发现, 
自Conservation Biology创刊以来, 一共有89个国家

的1,500个机构的5,200位作者在该刊发表了论文。

1987–2005年间, 该刊的作者群越来越多样化, 多
位作者合作的论文越来越多, 如第19卷有来自54个
国家的作者, 而单一作者的论文从1987年的57%下

降到2005年的18%。北美作者发表的论文数从20世
纪90年代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下降到一半左右。尽管

美国农林署是在Conservation Biology上发表论文最

多的机构, 但学术研究机构仍是保护生物学研究的

主力。该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澳大利亚作者发表

的3篇论文。 
美国和加拿大讲授保护生物学的大学从20世

纪90年代中期的73所增加到2003年的200多所, 两
国发表的有关保护生物学的论文也呈指数增长。为

了评估这些大学的产出, Grant等(2007)查阅了ISI 
Web of Knowledge中两国研究人员在6份刊物 :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Biological Conserva-
tion, Conservation Biology,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以及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上发表的有关保护生物学的文献和引用率, 
发现一个学校的论文产出与学校的规模无关, 那些

与政府资源环境部门关系密切、附近有政府实验室

的大学如Oregon State University,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的论文产出较高。Cameron(2008)用相似

的方法研究了南半球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大学的

保护生物学论文产出, 发现南非University of Cape 
Town、澳大利亚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和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位列前三名。 

近年来, 中国作者发表的EI和SCI收录论文数

目不断上升, 2007年, 中国已经成为发表EI收录论

文最多、SCI收录论文第二多的国家。我们在ISI Web 
of Knowledge数据库(Thomson Scientific, 2008)中查

阅了中国(China/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作者(含
在中国机构或外国非政府组织在华分支机构工作

的外国作者 )在 Conservation Biology, Biological 
Conservation以及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上发

表的学术论文, 发现从1991–2008年, 中国作者(含
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在这3份刊物上分别发表了25、
37和87篇论文(图2)。此外, 中国作者(含在华工作的

外国人 )在Ecological Applications,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和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上分别发

表了18、19和11篇论文。中国作者在这些刊物上发

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也呈指数上升(图2)。然而, 中
国作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保护生物学论文的基数

太小, 与中国生物区系的重要性不相称(Lawler et 
al., 2006), 与中国生物多样性占世界生物多样性的

比例, 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 与中国保护

生物学科技人员占世界保护生物学科技人员的比

例不相称, 与中国作者发表SCI收录论文占全球SCI
收录论文的比例也不相称。    
1.3  传统学科的渗透 

保护生物学具有理论科学和应用管理科学的

双重特征, 由基础生物学、应用生物学、环境科学

和社会科学交叉融合而成(图3)。作为现代生物学的

分支, 保护生物学建立在基础生物学如植物学、动

物学、生态学、遗传学、行为学等的基础上, 基础

生物学的发展与进步有助于保护生物学问题的解

决; 而保护生物学则不断地为传统生物学提出新的

科学问题。应用生物学研究, 如农业、牧业、水产、

养殖业生产问题, 家养与野生动物疾病控制等, 也
与物种的生存和保护有关。物种生存离不开环境, 
研究人类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有关环境学科, 如环境

保护、环境规划、公共卫生、环境工程等, 都与保

护生物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保护生物学还研究

人类的行为和社会活动对物种生存的影响。因此, 
现代社会科学中有关调节、规范人与自然关系的法

律与伦理学都与保护生物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 
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

济学、哲学等学科正在渗入保护生物学研究。保护

生 物 学正 在发 展 成为 保护 科 学 (Conservation 
Science)。 

一些传统学科如心理学、经济学正在与保护生物

学建立联系。例如, 最近关于心理学如何在保护生物

学 中 发 挥 作 用 成 为一 个 热 门 话 题 (Mayer & 
McPherson，2008)。Orr(2008)认为如何建立一个可持

续发展的世界可能最终是心理所决定的。Kaplan和
Kaplan (2008)认为心理学通过启发人们心灵的善良一

面, 在保护生物学许多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4  国际国内立法的需求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法律的保障和全球的合

作, 于是, 世界各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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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1–2008年 , Web of Knowledge数据库中中国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在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B&C),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BC), Conservation Biology (CB),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EA),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EC)和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JAE)上发表有关保护生物学文献数目和被引用次数。 
Fig. 2.  Numbers of papers published in (above) and citations of the papers (bottom) in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B&C),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BC), Conservation Biology (CB),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EA),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EC)和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JAE), by researchers from institutions in China including foreign authors work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NGOs in China from 1991 to 2008. 
 
 
《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CITES)等, 保护生物学知识是这些国际条约

立法的基础。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涉及到的“自

然保护区”、“迁地保护”、“就地保护”、遗传资源

的获取与惠益共享(ABS)、生物安全等概念(Glowka 
et al., 1994), 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提出的关于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无害判定

(Non-detrimental Findings) ”原则、“预防原则

(Precautious Principle)”等(Wijntakers, 2008), 丰富

了保护生物学。野生动植物利用的“无害判定原

则”、“预防原则”也是保护生物学新的研究方向。

这些国际条约在实践中的不断修订完善, 是保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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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保护生物学的学科结构 
Fig. 3  Structure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物学与国际法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结果。 

2  挑战 

保护生物学发展到今天, 经历了学科的融合与

保护实践的改造。学科本身的特征决定了保护生物

学的缺陷, 保护生物学在发展中面临着一系列的挑

战。 
2.1  过分强调价值和实用 

Büscher(2008)批判保护生物学家过分强调新

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式双赢, 陷入了一个僵化

的意识形态系统; 他认为保护生物学正在演化为一

门社会科学, 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本质

的区别: 前者是认识和分析现实世界的复杂本质, 
后者是以实验结果为根据进行归纳分析。现代生活

越来越多的方面正纳入市场竞争的框架, 商品、服

务和机构可以用金钱来交易, 原本与商业无关的人

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正在转化为商业关

系。供应―需求法则越来越决定价值。Büscher 
(2008)认为保护生物学的这种新自由主义(拜金主

义)倾向是值得注意的。他指出, 2007年在南非开普

敦举行的保护生物学大会作为一个学术会议, 缺少

批评与反批评, 论证与反论证, 过分地强调生态服

务价值。McCauley(2006)指出如果我们想唤醒人们

的心灵, 就不能仅仅注意他们的钱包。如果我们过

分宣传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认为生态系统仅仅提供

生态服务 , 我们则出卖了自然。Kaplan和Kaplan 
(2008)不同意人是自私和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他们

赞同Angier(2002)与Hammerstein和Hagen(2005)的
观点: 新经典经济学的确描述了人的行为, 然而, 
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在很多情形下, 人们并不是处处

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而是更倾向于以合作

的、合乎情理的方式处理问题。Ehrenfeld(2008)也
认为将所有保护生物学问题简化为经济问题达不

到预期目的, 反而是危险的, 我们不可能取得更大

的进步。有效的保护正如人生一样, 需要协调道德

与经济考量之间的关系。 
2.2  缺少机理研究和理论体系 

生境丧失被列为导致物种濒危的第一位原因。

Gardner等(2008)将生境变化、过度开发、外来物种

引入等因素导致的生境丧失, 称为第I类生境变化

假说; 而全球环境变化、土壤和空气酸化、污染和

传染病等因素间接导致的生境丧失, 称为第II类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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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检索了1945–2006年间ISI Web of Knowl-
edge中所有关于生境变化对两栖类和爬行类影响的

英文文献, 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有关文

献的数目呈指数增长, 但是关于生境变化对两栖类

和爬行类影响的第I类假说的研究只有112例。这些

研究多是由北美(63位作者)和澳大利亚(19位作者)
作者完成的, 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作者完成了18
项, 南美洲作者完成了17项, 东南亚作者只完成了

7项。他们指出由于发表文章的压力, 人们不注重研

究非常重要的第I类假说, 而倾向于研究第II类假

说, 以便在有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引人注目的、热

点性的、标新立异的研究结果。 
由于缺乏资金和研究人员, 人们还远远未能评

估所有的濒危物种。如何以最少的资金来保存尽可

能多的物种？Myers等(2000)认为一个方法是鉴别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所谓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是特有物种高度集中分布, 而且原始生境正在快速

丧失的地点。他们指出只占地球表面面积1.4%的25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分布有44%的维管植物物种

和35%的两栖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类动物, 应当

集中资源保护这些热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关于物种分布格局的机理却很少报道。 

保护生物学还缺乏理论模式的探讨。到目前为

止, 保护生物学未能形成一个特色鲜明的、有别于

其他学科的理论内核。这一点与保护生物学是一门

融合的综合学科有关。然而, 也与保护生物学不注

重综合研究, 不注重理论探讨, 缺乏学术批评与反

批评有关。因此, 保护生物学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这种研究必须与区域的、全球的物种保护工程相结

合。 
2.3  研究方法的缺陷 

保护生物学存在研究方法的缺陷。例如, 在研

究濒危物种的生境时, 存在没有标准化的取样方

法、取样样方过小、仅在局部的景观尺度上取样、

样方之间的距离小、缺少重复、缺少原始生境作为

对照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保护生物学常常不能像传

统生物学那样设计实验, 缺少对比试验, 常常无法

找到变异的来源及其驱动因子。 
许多保护生物学论文对取样的过程和方法(如

样本量等)描述得不详细, 使得后来的研究者无法

重复实验(Harris, 2007)。当其他研究者利用已经发

表的文献数据进行荟萃分析(Meta-analyses)时, 无

法获得必要的信息, 从而降低了荟萃分析的科学价

值。 
同时, 以检验假说为主的传统生物统计学方法

已经不适用于分析描述不同生态过程的复杂数据, 
应考虑应用能有效处理不确定性、强调假说形成和

模型构建的Informative-Theoretic Theory, 贝叶斯技

术(Bayesian Techniques)和荟萃分析等方法来探索

保护生物学问题(Lehmann et al., 2006, Gardner et 
al., 2008)。 
2.4  存在大量的灰色文献和灰色信息 

与其他基础学科比较, 保护生物学的文献资料

缺乏统一的语言媒介和发表载体, 因而存在大量的

灰色文献与灰色信息。灰色文献指在非英文学术刊

物或正式出版物发表的文献, 例如第三世界各国的

非英文出版物、学位论文等, 这些文献相对于那些

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读者来说是灰色的。灰色

信息则指未发表的文献和数据。有关保护生物学的

数据、信息和研究还散见于各国的政府文件、政府

间组织(Int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GO)文件、

跨国公司的文件等, 以及各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

物管理机构的日常监测记录等。保护生物学问题通

常是区域性的问题, 通常还是管理的问题, 这使得

许多保护生物学研究只能在本国的甚至是区域性

的刊物上而不是国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而日常生

物多样性监测数据则很少能够发表。这些未发表的

数据、信息和研究结果的应用受到了限制。例如, 我
们统计了200份中国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考察报

告, 这些报告都是中文的, 没有英文摘要或小结, 
其中124份没有正式发表。这些数据对于中国物种

多样性和生物地理研究有重要的价值(胡慧建等, 
2005; Zhao et al., 2006a, b; 胡军华等, 2007; Jiang et 
al., 2008; Zhang & Ma, 2008), 然而却不能被国际上

的研究者所利用。如何利用与发掘这部分信息, 是
事关保护生物学发展的大事(Fazey et al., 2005)。 
2.5  来自生物多样性立法领域的挑战 

生命科学现象的不确定性与法律条文对准确

性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生命科学现象多是随机现

象, 不确定性是其固有特性, 而法律条文必须定义

清楚。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一些基本概念如物种

(species)、标本 (specimen)、生物资源 (biological 
resource)、遗传资源(genetic resource)概念的内涵与

外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两个世纪以来, 生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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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为物种的定义争论不休, 在现代的生物多样性

与环境保护立法中, 物种的概念仍是一个挑战。例

如,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 “物种”是一个在

自然界可以交配繁殖的群体(Glowka et al., 1994), 
而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中, “物种”

可以是一个物种、亚种或一个地理种群(Wijntakers, 
2005)。在该公约中, “标本”不再是标本的原意, 而
是泛指一切由于贸易或跨越国境远洋捕捞的活的

或死的动植物及其构件和衍生物 (Wijntakers, 
2005)。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 “生物资源是指

人类有实际或潜在用途或价值的遗传资源、生物体

或其部分、生物种群或生态系统中任何生物组成部

分”(Glowka, 1994)。在该公约中, 生物资源不是遗

传资源、生物体和其部分或种群的全体, 而只是它

们的一个子集合。 
2.6  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挑战 

全球变暖、外来物种、世界经济和贸易一体化, 
使得区域性的保护生物学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局

部的二氧化碳排放会影响整个大气层, 而大气层成

分的改变可能是全球变暖的诱因。全球的人类迁

移、旅行、物资运输和引种, 使得外来物种引入成

为全球性问题。全球野生动植物贸易可能导致过度

贸易, 从而导致野生动植物的濒危, 也可能无意引

入外来物种和外来疾病。网络化是现代信息社会的

一个标志, 然而, 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地区的信息

交流仍很困难, 这种信息交流的不平衡, 影响到全

球保护生物学的研究。 

3  对策 

保护生物学的前景是整合一切相关的社会科

学和自然科学分支, 研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大格

局, 以自然保护立法、自然保护工程和社会公众参

与手段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相关的环境问题。

针对上述挑战, 我们提出如下对策:  
(1)明确保护生物学的价值取向。针对目前保护

生物学研究过分强调价值与实用的倾向, 我们应当

在研究中探讨自然保护、物种保护的潜在价值。不

要热衷于计算价值, 用货币衡量的价值往往只是建

立在需求之上的最低价值。例如, 对于一个水资源

充足的地区来说, 一升水不够洗一件衣服, 而对于

一个生活在干旱地区的人来说, 一升水可以维持半

天的生命。因此, 简单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此外, 

我们应当开展有关自然保护伦理学的研究, 探讨与

现代社会形态相适应的自然伦理观。 
(2)建立保护生物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保护

生物学发展到今天, 除了应当设计可以重复的实

验, 详尽地介绍研究方法, 重视学术批判和反批判

以外, 更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有别于传统方法的新

研 究 方 法 。 Small is Beautiful ( 小 即 是 美 ， 
Schumacher, 1973)作为一条科学研究的方法论, 作
为设计实验的一条原则, 影响了整整一代科学家。

科学发展到今天, 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 在全球

的政治家开始协商全球性政治经济问题的同时, 科
学家已经有条件开展全球性的协作, 探讨大科学问

题 , 如 人 类 基 因 组 、 超 导 大 型 对 撞 机

(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和大型强子对撞机

(Large Hadron Collider), 以及需要全球共同解决的

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物种灭绝

问题等等。时至今日, 网络化和全球化为保护生物

学发展带来了机遇, 我们在强调微观研究的同时, 
已经具备了开展综合集成研究的前提条件。多层

次、多学科、多尺度、大范围的综合研究将是保护

生物学的发展方向, 我们应当鼓励开展大的综合研

究, 应当大胆地说“大即壮观”(Big is Magnificent)。 
(3)重视和探讨保护生物学的空间尺度问题。在

上个世纪末, 美国生态学会指出生态学的最新前沿

是空间生态学。3S(GPS、Remote sensing和GIS)技
术的发展为解决空间问题提供了新的手段。3S技术

已经应用于从分子系统学 (Molecular Phylogeny)研
究, 到濒危物种的复合种群与生境结构、空间分布

格局、自然保护区的设计, 到探讨物种在局部、全

球空间尺度范围内的生存概率等方面。可以预见, 
3S技术在未来保护生物学的信息整合和分析方面

将发挥更大作用。 
(4)充分收集利用保护生物学灰色数据和文献。

相对于同行评议刊物发表的论文, 有关物种的分布

信息具有草根性。例如, 一个观鸟者的观鸟记录的

科学价值有限, 而汇集一个国家的观鸟者数据的观

鸟网络可为研究鸟类分布与保护提供有价值的数

据。通过网络数据库的建设, 将为保护生物学开展

大尺度的系统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5)积极围绕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国际法开展

相关研究。重视有关生物多样性立法、执法和管理

中的科学问题, 积极参与这些保护生物学前沿问题



第 2 期 蒋志刚和马克平: 保护生物学的现状、挑战和对策 115 

的探讨, 将促使保护生物学真正成长为一门综合学

科。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

益共享(ABS)机制(薛达元, 2005)的系列研讨中, 以
及在最近《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对“无

害判定”原则的国际研讨会上, 参会者是有关保护

生物学学者, 他们在相关的公约研究中推动了保护

生物学的发展。 
(6)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进程中推动保护生物

学研究。在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新形势下, 保护生物

学正面临发展的机遇。互联网为建立网络数据库, 
及时收集和共享全国乃至全球的公开或未公开发

表的海量生物多样性信息提供了一条便利渠道。应

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积累重要物种资源信

息, 监测物种的生存状态, 评估环境变化和人类活

动对物种资源的影响。 
Scholes等(2008)指出, 跟踪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对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显得日益重要。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GEO) 组织60多个学术机构和政府间组织正在建

立一个Global Earth Observation System of Systems 
(GEOSS),  旨在收集、整合、分析全球生物多样性

数据。  
保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常常是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必须融入世界潮流。除了积

极在国际主流刊物上发表研究结果以外, 中国刊物

以英文出版将是中国保护生物学研究融入世界的

又一条途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保护生物学研究

工作者要做大科学、大学问, 要解决大问题, 因此, 
每一位研究者在确定各自的研究方向的同时, 要提

倡合作、创造机会, 让每位研究人员都为保护生物

学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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